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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钢认为，传统道路交通客
运受政策影响极大，被保护的历
史也太久，以至于没有及时随市
场的变化而调整。行业的转型升
级，首先需要内部积极的自我革
新，亦需政策上的适度放宽和引
导支持。

2016 年底，交通运输部下发
《关于深化改革加快推进道路客
运转型升级的指导意见》，从扩大
道路客运企业经营自主权、简化
和优化行政审批程序、推进道路
客运经营主体结构调整、大力发
展旅游客运和包车客运、加快道
路客运联网售票系统建设等 16个
方面，指明了转型升级的方向。

“意见的指向性明确，切实击
中了行业转型升级的要害，但在
具体落地过程中，成效并不明显，
企业转型升级还是困难重重。”我
市道路客运行业一位不愿具名的
李先生称，行业还是在“戴着镣铐
跳舞”。

李先生介绍，城乡客运一体

化是当前道路客运转型的方向和
机遇，我市也已在攸县、天元区开
始城乡客运一体化的改革。但从
目前已基本完成改革的攸县来
看，其城乡客运一体化进程中，没
有湘运等老牌客运企业的身影。

市场紧缩的前提下，城乡客
源相当于道路客运企业的“救命
稻草”，但“一个公车公营的原则，
就已经将大部分道路客运企业挡
在了门外。”李先生认为，城乡客
运一体化改革中，应该对民营道
路客运企业敞开怀抱。

同时，行业市场还需进一步
规范经营环境。

在陈钢看来，市场上大量存
在的网约“黑车”，必须尽管规范
到位，但不能一味依赖行业主管
部门的打击。

“为什么冲击了我们，分走了
客源？是因为他们提供的服务，更
贴近群众的出行需求。”陈钢认
为，规范道路客运市场，需要行业
主管部门加大稽查、打击力度，但

行业本身更应该出力，顺势而为，
调整经营思路和模式，用更快捷
方便的出行服务、更优的价格，多
方合力之下，将市场上的“黑车”
集约进入正规平台、合法营运。

“集约整合的过程中，需要为
‘黑车’经营者们，留出时间和空
间。”他说。

此外，在新的交通运输体系
中，道路客运行业不仅面临其他
旅客运输方式的挑战，各种移动
互联网出行软件 APP 的应用，也
成为新的交通运输体系中的新生
力量。

“出行方式的多样化、个性
化、定制化以及柔性化的服务，已
经成为影响旅客选择的重要考量
因素。”李先生认为，道路客运行
业必须推进信息技术与行业管理
和柔性服务的深度融合，大力促
进大数据发展应用，深化行业与
政府间合作，共同打造交通信息
服务产业新生态，以智慧客运实
现道路客运行业向信息化升级。

道路客运，行驶在转型十字路口
株洲日报记者 廖明

2020年春运，注定
将有其历史的特殊性。

今年春运期间，全
市 累 计 完 成 客 运 量
1171.73 万人次，同比
下降 62.2%，其中道路
客运同比下降55.4%。

本月底，醴茶铁路
将达到复开客运列车条
件，沿线百姓又将增加
一种便宜、准点的出行
选择。但对于传统道路
客运来说，无疑又是一
场雪上加霜。

事实上，在私家车
普及、高铁成网、网约车
兴起的背景下，即便没
有此次疫情，连续多年
“跌跌不休”道路客运，
也已经站在命运的十字
路口。

春运后的告别
2月 18日，2020年度春运落下帷幕。
盘 点 收 成 ， 王 建 军 只 有 落 寞 和 叹 息 ：

“2020年春运，可谓颗粒无收。”
2004 年入行，王建军经历了道路交通客

运的光辉岁月，但近几年的惨淡经营，让他时
常觉得恍惚。一番权衡之后，3 月 8 日，他转
身告别这个坚守 15 年，曾“改变过家庭命
运”的行业。

早在 3 年之前，王建军就已经萌生退意，
但考虑到年龄渐长，跑车的收入勉强还过得
去，一直没能走出这一步。

“如今靠这个，养不了家了。”王建军介
绍，随着客源的流失，这几年的收入，一年不
如一年，有时一趟车跑下来，票价还抵不过油
费。

2020 年春运，他总共跑了 18 天车，收入
较平时略有起色。但因疫情防控需要，1月 28
日后班线停运，复开之后的载客量，基本都是
个位数。

王建军决意告别。
转身离开的，不只有王建军。
株洲市交通运输局客运管理处相关负责人

范平介绍，2020 年春运前，全市在册的道路
交通客运车辆共有 1418辆，但春运结束后的 3
月初，这一数字变成了 1391辆。

这意味着，有 27 辆客运班车，办理完成
了“交车”手续，正式退出客运行业。

“还有一部分车，事实上已经没有上线营
运，只是还没有‘交车’。”在范平看来，选择
不干了的，可能远不止 27辆。

王建军们的离开，直接影响着车站。
3 月 10 日下午，湘运株洲汽车中心

站，偌大的候车大厅里，等待上车的，仅
有寥寥数人。

恢复客运已有一个月，客运班线的
恢复率，仍不足平时的 80%。

“跑一趟亏一趟，都不愿意做这亏本
买卖。”湘运集团相关负责人何武介绍，
目前各大车站开行的班线，绝大部分都
是公司的客车，其他客运公司或者个人
的车辆，尽管车站多方沟通联系，但效果
都不理想。

道 路 交 通 客 运 的 分 水 岭 ，出 现 在
2013年。

高铁线路的密集增加、私家车的爆
发式增长、长株潭城际铁路的开通，道路
交通客运的各大车站，客流量开始明显
减少。

“高铁开过，道路交通客运‘寸草不
生’。”范平介绍，高铁的开行，给省际长
途客运班线带来“致命一击”，目前全市
仅茶陵仍保有 2条开往温州和普宁的省
际客运班线。

市际客运班线受到的冲击，尽管不
如省际班线猛烈，但其旅客发送量也是
江河日下。

仅以株洲至长沙的客运班线为例，
2013 年 前 ，每 天 的 客 运 发 送 量 至 少 在
2000 人次以上，但现在每天仅有 200 人
次左右。

“班线还开着，车就要继续跑，但每
趟车就送几个人，谁受得了？”何武介绍，
近几年，公司每年的客流量，持续以 20%
至 30%的速度下滑，受此影响，目前既有
的客运班线，相较于 2013 年前的高峰时
期，数量已接近腰斩。

株洲市交通运输局提供的数据，佐
证了何武的说法：全市道路交通运输高
峰时，有客运车辆 2500 余辆；2020 年的
最新数据，是 1391辆。

除开湘运这样的老牌传统客运企
业，旅游包车市场上的企业，日子也不好
过。

“对我们来说，现在已经没有春运
了。”株洲长乐旅游运输有限责任公司负
责人徐雯介绍，市场景气时，春节前后的
包车业务，曾一度占据全年营收的三分
之一，但近两年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据了解，全市有长乐、万畅、宾利 3家
从事旅游运输的企业，目前除长乐仍保
有此前的 29辆旅游大巴外，万畅、宾利均
减少了车辆，以寻求经营上的平衡。

内外交困之下，我市各道路
交通客运企业一致认为：行业到
了生死攸关的紧要关头。

穷则思变。但困境中探索而
遇到的来自行业本身、外部环境
以及政策等方面的难题，让企业
对于前路感到茫然和未知。

为了找寻新的增长点，近几
年，徐雯一直试图突破 29 辆车
的上限，通过新增 10辆旅游运输
大巴，到当地招募司机，将业务
触角从市区向县市级延伸，以满
足学生观光研学、周末经济以及
周边短途出游的用车需求。

“结合自身的经营水平，我
们做了翔实的核算，新增 10 辆
车，完全有能力做好。但年年打
报 告 ， 结 果 都 是 不 批 。” 她 认
为，申请得不到批准，有主管部
门出于安全等方面的审慎考量，
也有行业内部的“有意搅局”。

在转变经营思路、扩展经营

范围方面，徐雯通过对接驴友
团、徒步群等，拿出 2辆车试水
定制化的旅游运输服务，但这种
低价旅游、只赚取车辆运输费用
的经营模式，遇到了传统旅游行
业的“梗阻”。

“这 2 辆车的经营状况，比
其他的都要好，但作为上游的旅
游行业、旅行社，不顺势调整和
改变，我们做起来也很艰难。”
她说。

将业务触角延伸到旅游板块
的，还有株洲市直达商务快客有
限责任公司。2017年，该公司投
入一批新能源汽车，进入神农谷
景区承接景区接驳班车业务，两
年过去依旧未能盈利。

网约车来势汹汹，株洲市直
达商务快客顺势而为。2018 年 9
月，开通直达长沙黄花机场的网
约车专线，但拿到网约许可牌
照，已经是 2019年 6月。

株洲市直达商务快客有限责
任公司董事长陈钢介绍，“无证
经营”的大半年里，公司先后在
株洲、长沙受到多次处罚，好在

“挺过来了”。
拿到网约车经营许可牌照

后，陈钢决定在 2019年底大举进
军网约车市场，并开通了株洲至
攸县、茶陵的网约线路。但行业
市场上大量存在的“黑车”，让
其进入县域、乡镇网约出行市场
的步伐慢于预期。

2018 年 1 月 1 日，湘运集团
携手湖南汽车票务网、携程旅
行，上线株洲职教城直达攸县、
茶陵、醴陵的校园巴士，此后因
为平台在客源组织、系统出票等
方面的问题，此次尝试以夭折告
终。

行业大环境不景气，几经探
索 尝 试 也 未 能 蹚 出 一 条 新 路 ，

“低气压”充斥整个行业。

煎熬中的探索

智慧客运开往春天

湘运汽车站，空空荡荡的车站候车大厅。廖明 摄

多重竞争的冲击


